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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艾青的故事（二）06

读《作家文摘》
品五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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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贞：不相爱结什么婚

晚上回家。睡在被窝里，二琥冷不
丁推了伟民一下：“你妹也真是的，这样
下去真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我不管
了。”伟民扭了一下身体，厌烦道：“没人
让你管。”

倪伟贞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利
索。她虽然是个女人，但她始终觉得自己
的身体里住着个男人。倪老太太以前总
爱说，我生了三个小子！老太太中年得
女，自然对伟贞宠得很。自从老太太生病
后，伟贞也是每周都会去看老太太一次。

这天，老太太坐在窗户下面的摇椅
上，二琥在一旁小凳子上嗑瓜子，伟贞
给老太太梳头发。

“妈的头发就是好，到现在还没白
完呢，黑的还不少。”伟贞仔细地拨动着
她妈的头发。

“还不老呢，都老废物了。”老太太说。
“妈！瞧您说的。”二琥插话。
“我说得不对吗？你都是快要抱孙

子的人了，更别说我这个老太太了。”老
太太咳嗽一声，接着说，“还有你，老三，
是不是也应该有点改变了？”

“改变什么？”
“嫁人，结婚！”老太太说完猛咳了

几声。二琥忙上前来拍老太太的背。
“妈！”伟贞绝望地叫道，“能不能不要

每次都提这个话题，再这样我以后不来了。”
“没人让你来，你现在就走！”老太

太几乎要从椅子里跳出来。
二琥上前说：“小妹你就少说几句，

妈血压高，这回头妈有个三长两短，春
梅他们又要怪我了。”

伟贞不说话。老太太接着说：“上
次你在家晕倒的事二琥都告诉我了，你
还不吸取教训，你这样下去只能是一个
人在家里老死。谁来给你养老？谁给
你端茶倒水？”

伟贞又要反驳，二琥忙递眼色给
她，抢着说：“小妹，妈都是为你好，你不
要不听，不然以后吃苦头的还是你。”说

完就把伟贞往外拉。
拉到卧室，关上门，二琥才说：“小

妹，你不知道妈现在情绪不稳定啊，偶
尔她老人家还做些傻事，藏个瓶子锁个
箱子什么的，全家谁不让她三分，孝顺
孝顺，最重要的一个是孝，一个是顺，你
得顺从，不能顶嘴。”

伟贞说：“我的老嫂子！不是我不
顺从，关键是每次都是这话，好像这世
界除了这事儿，就没其他事了。我单
身，我就成社会公害了，谁都能来说我
一下，刺我一下。”

二琥说：“谁说你了，谁刺你了，除
了妈，还有你哥哥嫂子，谁管你单身双
身，你生病了，人家更不会管你死活，只
能是你一个人在家里受罪，都是为你
好，都是爱你，为你着急。上次那个郑
先生，那么好的条件，又没结过婚，年纪
职业和你也都般配，你愣说不行，真是
老天都无法开眼了。”

伟贞忙说：“我的亲嫂子呀，不是我
说他不行，是他真不行，我跟他结婚，对我
一点儿好处没有，反而拖我的后腿，我还
得当怀孕工具，当老妈子，我何苦呢？”

二琥说：“女人需要付出，做女人跟
打麻将是一样的，你永远不能指望自己
拿到一手好牌，重要的是你要能把一手
坏牌打好。”

伟贞笑道：“我没有信心，但你似乎
也没有打好。”

“所以我才把经验教训告诉你呀，
我的老妹妹。”二琥认真地说。

“那也得有好的才行呀。”
二琥拍拍胸脯说：“下次我保证给

你介绍个好的。”
“拭目以待。”伟贞说，“不过我对婚

姻养老不抱什么信心。”
二琥说：“为什么？”
伟贞说：“如果结婚仅仅为了养老，那

也没意思了，不如找个保姆，免得费心。”
二琥说：“一听就是没结过婚的

人。我跟你讲，结婚不是说都是搞什么
浪漫的恋情才结婚的，不是说你爱我、
我爱你才结婚的。”

“不相爱结什么婚？”伟贞反驳道。
“很多相爱的人未必就能结婚，爱是

感觉，结婚是现实，很多人是结婚后互帮
互助的，出于多种考虑，有些人刚结婚时
可能没有爱情，但到最后必定有感情。
你听嫂子一句话，你自然有福气。”

伟贞说：“那结了婚又离婚呢？没
准还分一半家产过去，结果你的养老指
数变得比以前还低；又或者男方先去世
了呢？都说不定。”

二琥说：“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这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找

个人结婚，以后老了有个伴儿。”伟贞
打趣道。

（摘自《熟年》伊北 著）
（本连载结束，敬请关注下期连载）

吃猪脑

1975年5月，为了给艾青治眼病，
我们来到了北京。当时我们住在西单
背阴胡同，附近有一家熟食店。艾青上
街散步时，常带回来他喜欢吃的肉类食
品。他最喜欢吃的是猪脑，说猪脑又软
又香，比豆腐好吃多了。

有一天，我无意中在一张报纸上看
到一篇文章，说老年人不宜吃动物内
脏，尤其是不宜吃猪脑，说猪脑的胆固

醇比心、肝、肺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看
了这篇文章我吓了一跳。艾青在新疆
石河子检查身体时，医生就说他的胆固
醇高，现在他三天两头吃猪脑，这不是
在自杀吗？

我把报纸拿给艾青看，他说：“这种
文章叫人越看越糊涂，还是不看的好。”
又说：“同样一种东西，这篇文章里说要
多吃，过了些时候，又有一篇文章说，
这种东西要少吃，甚至不吃。妙就妙
在，两篇文章里，都说出了吃与不吃的
道理。”他问我：“你说，该听哪篇文章
里的话？”

我提醒他说：“你的冠心病帽子在
新疆时就戴上了，生命的警钟已经敲
响了。”

他说：“你不要吓唬我，现在除了
那顶该死的右派帽子，我什么帽子都
不怕了。”

我苦口婆心地劝他，他就是听不进
去，还时不时地把猪脑提回来。

他还很有理由地说：“我的牙不好，
能吃的东西不多了。”

艾青的牙确实不好，我体谅他。但
是一想到猪脑里的胆固醇高，会殃及他
的生命时，还是不能任他吃下去。

我说：“艾青，我不想和你讨价还价
了，今天是你最后一次吃猪脑了。”

他没有吱声，也不知他听清楚了
没有。

没过几天，艾青又提着猪脑回来

了。我想，对于这个顽固分子，得采取
行动了。我从桌子上拿起那包猪脑扔
到垃圾桶里了。

艾青发火了，大声和我嚷嚷，说我
太厉害，管他管得太过分了，说他就是
今天死了也不算短命。他说完一连串
的气话，到垃圾桶跟前看了看，转过身
来发现我在流泪。

他冷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不要哭了，我知道你不叫我吃猪脑
是为我好，以后我不买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吃猪脑引起
的不快，慢慢地淡忘了。然而，十几年
后，被我忘却了的事情死灰复燃了。

有一天，司机霍志华拉着艾青去黄
土岗看花回来，说中午饭不吃了。我问
他在外边吃了什么东西？他说喝了碗
奶酪。我说光喝奶酪能顶饭吗？他笑
了，说还吃了点儿别的。他越不讲明吃
了什么，我就越问。

他说：“人，想吃什么，大概身体里
就缺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呗。”

这时，我忽然想起以前他爱吃猪脑
的事，就追问：“你缺什么？补什么了？”

他被我逼急了，说：“你不是说我
记性不好吗？我想该补补脑了，就吃
了猪脑。”

又是猪脑！让我烦心的事又来了。
我说：“你吃的是猪脑，猪脑补进

入脑里，人脑不就变成猪脑了吗？”我
来气了。

他说：“猪脑就猪脑吧，我成了猪，
你一定会是个模范饲养员。”

艾青又说：“你还记得我们在石
河子时的邻居何科长吗？医生说他
的胆固醇高，就因为这个怕吃，那个
也怕吃，人越来越瘦。他给自己的
限制太多了。也不知道现在他的身
体怎么样了？”

我说：“十几年前的事，你都记得那
么清楚，可见你的记忆力很好。”

艾青说：“大概是补脑补的吧。”
艾青希望我对他吃猪脑开绿灯。

我的态度是：不管他怎么说，红灯也永
远向他开着！

艾青说：“高瑛呵，我现在是不是成
被‘管制分子’了？”

我说：“你要是不想受‘管制’，除非
把我休了。”

他说：“我知道，我是斗不过你的。
你反对我喝酒，我不喝了；你反对我吸
烟，我戒了；你反对我吃猪脑，我十来年
没有吃了。我抗争的结果还是向你举
起了白旗，我真的成了‘妻管严’了。”

我说：“你拍拍良心问问自己吧，我
的苦心是为了什么？”

这时，艾青把右手放在左胸前，摸
来摸去地说：“坏事了，我的良心不是被
狗吃了，而是被猪吃了。”

我听了哭笑不得。
（高瑛）

（摘自《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